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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赵俊璞，汝州市汝瓷研究院院长，

汝瓷小镇管委会副主任，河南省工艺

美术行业协会汝瓷艺术工作委员会主

任，河南省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曾获中

国陶瓷工业协会大地奖金奖、中国工

艺美术协会百花奖金奖、河南之星陶

瓷设计大赛金奖等奖项。

提及传世的北宋官办汝窑器物的

器型，人们总会提到传世汝窑的十八种

器型，也可以称之为传世北宋官办汝窑

十八式。

众所周知，传世北宋汝窑器物非常

稀少，它们是北宋灭亡之后，历经朝代

更迭，颠沛流离，最终幸存下来的汝窑

器物，据研究学者统计，全世界博物馆

和私人藏家收藏的加在一起也不足百

件。这不足百件的器物最早、最集中出

现的记载是在南宋人周密的笔记《武林

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的记事

中。公元 1151年，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幸

清河郡王张俊府第。张俊进奉汝窑酒

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

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

奁一，共 16件汝窑器物。

清代是传世北宋官办汝窑器物最

集中的时期，得益于清朝统治者对汉文

化的推崇，它们悉数重入宫廷，这也是

近代历史上最后一次“团聚”。清末民

初，又一次因为战乱的影响，这些命运

多舛的汝窑器物被迫离开宫廷，流离失

所，或被贩卖，或被掠夺，或被转移，现

在，它们大多被收藏在全世界各地的博

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国学大师李苦禅

先生题写有“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其

尽善尽美也”的名句。

传世 北 宋 官 办 汝 窑 十 八 式 是 学

者从目前已知的不足百件的传世北

宋 官 办 汝 窑 器 物 中 分 类 总 结 出 来

的 。 当 然 ，我 们 所 说 的 是 传 世 的 北

宋 官 办 汝 窑 器 物 ，至 少 在 清 末 民 初

时 有 较 为 清 晰 的 传 承 脉 络 ，不 包 含

近 代 从 汝 窑 窑 址 中 新 出 土 的 器 物 。

自上世纪 80 年代和本世纪初清凉寺

窑 址 和 张 公 巷 窑 址 被 陆 续 发 现 后 ，

相继出土大量汝窑瓷器，器型多样，

远 远 超 出 了 传 世 的 十 八 种 器 型 ，是

人类文明的重要宝藏。

传世北宋官办汝窑的器型借鉴了

三代青铜器和前朝漆器、金银器的造

型，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简约化改良，

凸显了郁郁乎文载的宋人书卷气。分

类的十八种器型主要有三足樽、纸槌

瓶、胆式瓶、玉壶春瓶、水仙盆、莲花温

碗、侈口碗、三足洗、平底洗、圈足洗、

椭圆洗、敞口盘、浅腹盘、深腹盘、平底

碟、圆足碟、圆口盏托、花口盏托。

传世北宋官办汝窑十八式
◇ 赵俊璞

初夏时节，树叶嫩，草色青，花

光灿然。一行人乘车采风，一天看

了宝丰县的 5个乡镇，尽都是美好

的人烟故事。

我对张八桥镇并不陌生，早年

采写应河，曾循水而至，水不大且

黑。那时节，张八桥煤业兴起，钱

多，环境却不清朗。今日再来，暖

风扬起花木香，绿树白墙，清堂瓦

舍，满眼景色一新。

张八桥是农民起义领袖白朗

的故里。境内有宝丰八景之一的

甘罗古台，诗曰：“登临遥上土胚

胎，云是甘罗旧日台。独步时名奇

弱冠，曾如头齿尚婴孩。云龙庆会

逢佳运，麋鹿经游忆俊才。剥落断

碑成草草，东风回首半荒台。”

史料载：“甘罗台寨遗址位于

宝丰县张八桥镇南李庄村南庵罗

山上。该遗址属战国时期聚落遗

址。世传战国时期秦国神童，12岁

做宰相的甘罗曾到此，喜这里的山

水之奇，流连忘返，之后又曾与楚

会盟与此。后人为纪念此事，将此

改为甘罗台。”

战国以降，忽忽两千多年过

去。人烟代代，代代都有才俊出。

今来张八桥，只为参访获得国

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名号的绿宝豆制品

产业园。

产业园的创始人是巾帼不让

须眉的许红果，她也是土生土长的

张八桥人。与时代同步，她打过

工，当过教师，和朋友一起开过洗

煤厂，也经营过宾馆。淘到第一桶

金后，响应政府号召，回乡创业。

张八桥这一带，豆芽、豆腐作

为主菜的历史源远流长。许红果

远赴山东豆芽生产基地取经，回来

就注册了平顶山市绿宝蔬菜培育

研发有限公司。

创业之路从来没有坦途。刚

开始经验不足，因为室内温度控制

不好，一连几茬都出了问题，数十

万资金打了水漂，许红果急得直

哭。幸得丈夫张红朝支持，一直给

她鼓劲儿，两人一商量，高薪从山

东请来经验丰富的师傅，手把手传

艺，豆芽生产这才走上正轨。

“豆芽是吃的东西，要的就是

品质，豆是从东北运过来的，那里

日照长，个儿顶个儿都是饱满的种

子豆儿，出芽率高。每一个生产环

节都要细心再细心，不能出任何差

错。”许红果说。

从选豆用清水浸泡开始，全

流程水质都确保清澈纯净。选好

豆子，经洗豆机清洗后，倒入浸泡

罐 ，加 适 量 的 水 ，让 豆 子 充 分 吸

收。接下来进入发酵环节，温度

必须保持在 25 摄氏度到 30 摄氏

度，湿度百分之八十。发酵后装

入自动控温、控湿的豆芽机，让豆

子快速发芽。

2019年，山张村响应上级政府

号召，开启了“党建引领+政策扶

持+乡贤助力”的办厂新模式。在

豆芽批量生产的基础上，村“两委”

干部带头入股，增加了千张、豆腐

干、老豆腐、嫩豆腐、素鸡等豆制品

生产线。目前，这个产业园年产豆

芽 1600 万斤、豆腐 550 万斤，各类

豆制品 2500 万斤，年销售额 6700

万元，村集体年收入 17万元。

这么大的量产，怎么配送到南

阳、许昌、漯河及各县区？

负责销售的闫进权经理告诉

我，每天从冷库取货装车，天热时

用冷藏车，按订单发货到各地的配

货中心、学校和菜市场的大批发

商。有冷库的客户全天都可以送，

忙的时候，运货车一天跑两趟，平

均下来每天发车 10 辆次。节假日

加单的，也能保证按时按量供货。

走进刚刚建成的腐竹生产车

间，张红朝指着流水线上人工抓取

腐竹的岗位说，这是个技术活儿，得

用眼明手快的女工，先戴上棉布手

套，再套一层橡胶手套，成型一张捏

起一张，挂在上面的腐竹杆上。

看着厂房西墙上醒目的标语：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心中

感到踏实又温暖：历史就在脚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芳华。劳动，创

造，许红果和张红朝们在辽阔的大

地上，用辛勤的汗水续写着社会发

展的新篇章。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芳华
◇ 曲令敏

晚上翻看手机短视频，无意中

看到一种深藏在记忆中、童年常见

而后在我视线中消失了几十年的

植物，我立马截屏发给父亲。

我问父亲：“这种一到春天就会

在整个不足半米的植株上全拥拥挤

挤地开满颜色和现在常见的紫荆花

一样的植物是什么？”老父亲回我：

“药鱼蛋。”“药鱼蛋？那是不是有毒

啊？”我吃惊地问。“那是，要没毒咋

叫药鱼蛋哩！以前逮鱼不用药，都

是把它的果子捣碎了扔河边浅水区

捉鱼。”“它的果子是不是小珠珠一

样，白白的，吃着还有一种怪怪的甜

味儿？”我激动起来。“就是啊！不过

有没有甜味儿我不知道，那东西是

药鱼的，谁尝它是啥味儿！”

挂断电话，我一阵唏嘘：额哩

个神啊！到底是人命更硬啊，小时

候常常和小玩伴去摘这个吃，我们

竟没被药死，并且都身强体壮地活

得好好的！

那时的我们，换现在小孩子来

看，应该都是爹不疼娘不爱的。家

家基本上都是兄弟姐妹两三个、三

四个甚至五六个，父母一年四季土

里刨食，靠锄头镰刀忙完地里的活

计，再回来忙家里的。生火做饭、担

水洗衣……每一样都是纯手工完

成，只是这些就足以让他们没有片

刻的休息时间。家里一群年龄差一

般不会超过两岁的小猪崽儿一样的

娃，也只好由老大看着老二、老二哄

着老三、老三抱着老四慢慢地长大。

要说也奇了怪了，生那么多能

养活吗？还真别说，能！到了一定

季节，不靠母亲土灶大锅熬的红薯

玉米糁稀饭，三五天不管我们，我

们也能照样混得肚饱。

那就从最贫瘠的冬开始说起

吧！那时的冬天，和现在一样天地

间都是光秃秃的，树叶都没的摘。

别急，高处没有了，我们可以往低

处看啊！对，看到树杈上搭着的那

一堆一挂的干红薯藤了吗？这东

西，我们不要，那是母亲们煮面条

时把叶子揪下来当配菜用的。我

们的宝贝在这一挂红薯藤的中间

部位——你可知道，那里窝着一只

一只过冬的小麻雀呢！夜晚，拿着

家里唯一的电器——装干电池的

手电筒，慢慢地靠近它，悄悄地把

手伸进藤里，一摸，暖呼呼的、软绵

绵的、肉嘟嘟的东西就到了手里。

一碰，就叽叽喳喳地叫起来。这不，

这小东西不就进自己口袋了吗？窝

里的其他麻雀还在睡梦中呢，我们

就给它挪了窝。当然，也有不幸，掏

半天掏到冬眠了的蛇的，那胆小的

吓得一激灵，赶紧“妈呀”一嗓子把

它甩到爪哇国。胆子大的，这顿牙

祭就会打得更丰富。

掏到的小东西虽肉不是很多，

但要比秋天地里的蟋蟀蚂蚱来得

实惠。煮饭时，用泥巴一裹放到锅

底洞一边，用不是很烈的火烤熟后

凉一会儿，揭开泥巴，只露出冒着

热气的汁水四溢的肉。那种红肉

特有的色泽，有七分类似鸡肉的气

味，再蘸一点点盐巴，入口，香得简

直想把舌头就着嚼嚼咽下去。

寂寥的冬尚且如此，更别提那

满坡满岭满树开着洋槐花、泡桐

花，结着榆钱的春，河里小鱼小虾

菱角富足，麦子打苞时有清甜的麦

梗可嚼，接着便有快成熟的麦子可

生吃或烧来吃的夏，以及能去玉米

地里掰玉米、撇玉米秆、找马泡蛋，

去芝麻地里掰芝麻梢儿、去红薯地

里偷红薯，对我们小孩子来说简直

是天堂季节的秋了。

当然，也有像吃了药鱼蛋还不

自知的我一样，吃了生瓜生红薯闹

肚子，甚至闹到虚脱的也不在少

数。但我们很少吃药，也可以说是

家里大人都习以为常不买药，而是

让我们慢慢自愈。

不过，还好，你看我们生于乡野、

长于乡野的人身体反倒特别结实。

我想，那应该和我们童年的成长经历

有关吧。况且，那个时代赋予我们

的独特成长经历，应该也有现在这

群面包炸鸡电子产品包裹着的孩

子再也无法体验到的幸福啊！

与药鱼蛋有关的记忆
◇ 朱红朵

早些年，乡间没有联合收割机，一

到麦天，老少上阵，连明彻夜，累得够

呛。一眼看不到头的麦地，全靠镰割，

拉到场里，连碾带扬加上晒，拉拉扯扯

十几天，犹如打一场紧张激烈的拉锯

战。

夏季多雨，收麦最怕下雨。趁着天

晴，庄稼人起五更打黄昏，抢收麦子，如

同从老虎嘴里掏粮食，提着心，吊着胆，

吃不了一顿安生饭，睡不下一个囫囵

觉。收罢麦，忙过去，身上脱层皮，瘦掉

几斤肉。

如今想来，在麦天诸多活计中，晚

上看场是难得少有的美差事，也是我童

年和少年记忆中的好时光。

所谓看场，就是夜间打麦场里要留

人值守。看场不是为了防盗，早些年，

别说是场上堆放的麦粒和麦糠混合的

糙麦，就连每家每户的耕牛，晚上都是

随意拴在门外，根本不用担心会被歹人

牵走。大人带着小孩儿,露天睡在场里，

更多是为了防火防雨。

夏日天干物燥，而麦秸又是易燃

物，一个场紧挨着另一个场，一座座麦

秸垛彼此相连，一旦哪个场里失火，再

赶上起小风，火借风势，风借火威，就会

蔓延开来，殃及其他家。夏天的天，小

孩的脸，说变就变，没有碾压的带秆麦

子摊在场上，尚未收拢的有籽麦糠堆在

那里，若是半夜三更忽雷闪电，突降大

雨，看场的人就会及时发现，拿一把桑

杈，把满地的麦秸堆积成垛，展开塑料

布，将场上的麦糠覆盖严实，免受水冲，

减少雨淋。

夜里看场，有大人亲力亲为的，有

父子爷们一起的，有兄弟几个结伙的，

也有半大小子独自的。大人在场里喷

空儿，孩童们在场地里来回追逐打闹。

夜深露重时，孩子们可以黑睡大明起，

庄稼汉却不行，地里一大摊子活儿，都

是火烧眉毛，在屁股后头催着呢，劳累

了一天，好好睡上一觉才能补充体力，

便呵斥着孩子赶紧去睡。

老日子里，焦麦炸豆的忙天，不分

早晚，村里村外，土路田埂，人影晃动，

步履匆匆，拉麦拾麦的，送茶送饭的，淌

淌似水，来往不断。趁着鸡没回窝，猪

未进圈，祖母早早就烧好了汤，盛好了

饭，一边等着田间归来的祖父，一边站

在柴门外唤喊我的小名。我顺着绵柔

悠长的呼唤声，一气跑到家，扒拉一碗

饭，急慌慌言了声“奶奶，我看场去了”，

还没等她老人家应声，已经掂张破草

席，拿个烂单子，跑到门外头，奔向打麦

场。

对于一座村庄来说，大大小小的打

麦场，关乎着一村庄人的饥饱冷暖，占

据着最好的风水和最佳的地势，布局和

选址都很讲究，也有说辞。打麦场多设

在村子南边，扬场不能缺风，而夏天多

刮南风，场居村南，得风容易，没有阻

挡。打麦场的方圆，最好有河，哪怕是

窄如一线的小河沟，若无河流，起码离

大大小小的坑塘不远，一旦遭遇火情，

方便就近取水。

早些年，我老家梁庄村的打麦场就

占据了村子南边最大的一块开阔地，再

往南不远，下道土坡，就是烟波浩渺的

白龟山水库。从水面上吹过来的小南

风，湿漉漉，软绵绵，凉丝丝，裹挟着水

汽的温润沁凉，氤氲着麦秸的醇厚清

香，就像婴孩嫩乎乎的小手在脸上来回

摩挲，有说不出的惬意。

有月亮的晚上，打麦场沉浸在溶溶

月色晕染的美好氛围里，成为一方天然

敞亮的游乐场。各家娃娃妞妞，陆续来

到场里，脱掉鞋，光着脚，三五成群，几

个结伴，疯跑撒欢，释放天性。摸瞎驴、

藏老猫、挑兵挑将、星星过月、老鼠一拱

十八洞……不知疲倦的孩童们，在这个

平日难得一见的平展地上，进行着一个

又一个精彩游戏，欢笑声、嬉闹声，像潮

水一般，弥漫整个村庄。

玩着玩着，不知哪个半大小子提议

说“咱们打游击吧”，众人欢呼雀跃，一

蹦老高。所有参与人员分成敌我两方，

随着一声“开战”，进入各自领地，有人

身手敏捷，快如闪电，眼瞅着他蹲在这

个麦秸垛旁，正欲上前擒获，对方又迅

疾蹿到那个麦秸垛后，消失在夜色之

中；有人动作利落，健步如飞，宛如猴子

一般，爬上麦秸垛顶，等人好不容易上

去，他却噌噌地滑落下来，逃得无影无

踪。追着跑着，蹦着跳着，阵地腾挪辗

转，战斗不断升级，冲锋声此起彼伏，喊

杀声充盈于耳，尽情体验着埋伏的心惊

胆战，真切感受着偷袭的意外惊喜，两

军阵前互不让，狭路相逢勇者胜。

不知过了多久，跑累了，玩乏了，浑

身瘫软，两腿打战，喘着粗气，冒着热

汗，回到各家场里，找出简易铺盖，展开

摊在地上，四脚拉叉仰躺下来，任由凉

风恣意吹拂。

而此时，月亮已经升到了场边的杨

树梢上，月光洒满一地，村庄恢复静

谧。男娃们精力旺盛，闲不了一会儿，

稍微歇过来点劲儿，又开始缠着磨着，

让看场的大人说瞎话儿。

所谓瞎话儿，是吾乡对各类民间故

事的统称，包括神话故事、鬼怪传说、民

间笑话等，讲故事叫作“说瞎话儿”，听

故事叫作“听瞎话儿”，会说很多瞎话儿

的人被称为“瞎话篓子”。在吾乡，瞎话

篓子还指代另外一类人，即爱说谎话，

嘴里没有一句实话的瞎话嘴。

形形色色的瞎话儿中，有老辈人口

耳相传留下来的，也有二次创作添油加

醋编造出来的，可长可短，可文可武，可

荤可素，可正可邪。总而言之，天上飞

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里蹦的，逮

住啥讲啥，说到哪儿算哪儿，随心所欲，

没有章法，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正如

吾乡民谣所说：“瞎话儿瞎话儿，一肚子

两肋巴，窗户台上种两亩芝麻，瞎子看

见了，聋子听见了，哑巴就喊，瘸子就

撵，没胳膊就捞”“瞎话儿瞎话儿，一肚

子两肋巴，你哩瞎话儿成捆儿，我哩瞎

话儿成本儿。你哩瞎话儿生芽儿，我哩

瞎话儿咧嘴儿”。

旧时乡间，知道瞎话儿多少，说得

生动不生动，不是取决于文化程度高

低，而在于记性好不好，想象力丰富不

丰富。我近族的四爷，没有念过书，是

个大老粗，可他肚子里的瞎话儿咋也说

不完，就像菜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

长出一茬。

早年间，我家和四爷家共用一个打

麦场，四爷的小儿子留方和我一起看

场 ，他 比 我 大 四 岁 ，按 称 呼 ，我 喊 他

“大”。“大”是平顶山方言，近族的叔叔

叫“大”，远门的叔叔喊叔。四爷从来不

在场里睡，只是夜间常来巡视，只要他

老人家来，我就拽住不丢，缠磨着让他

给我说瞎话儿。

四爷人和善，脾气好，不温不火，不

急不躁，待我很亲。每次说瞎话儿前，

四爷总问我：“刚啊，夜黑儿说到哪儿

了？”我答道：“说到州官把小镗锣骗走

了。”四爷笑着说：“俺刚记哩真清，不

假，就是说到这儿了。”

别人说瞎话儿，多以短篇为主，一

个瞎话儿一个事，四爷都是长篇，赖好

一说，好几晚上。以王小系列故事为

例，我至少听四爷说过十几个，譬如，

《王小砍柴》《八百老虎闹东京》《小镗

锣》《热石头》《州官骗镗锣》《知州和皇

上》《水淹金銮殿》等等。

又如，吾乡流传着许多关于宋三才

子的故事，上了年纪的老头儿老婆儿，

多少都能讲几个，但能说囫囵的人不

多，有的三说两不说，就把狼腿拉到了

狗腿上。四爷说的宋三才子系列瞎话

儿，有头有尾有细节，若是改编成剧本，

能拍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时隔三十多

年，至今我还能记起来不少，《宋三才子

答主考》《一来送驴二来比瘿》《宋三才

子认姨》《巧治店家》《这孩子主贵》《讨

要工钱》《代写状纸》《半年就是六个月》

《打赌》。有一年麦天，四爷在场里给我

们说宋三才子的瞎话儿，一连说了十几

天，已经场光地净麦罢了，还没有说完。

夜渐渐深了，不觉有丝丝凉意袭

来，我伸手拉过脚头的土布单子，搭在

光溜溜的身上，继续支着耳朵，听四爷

说瞎话儿。不知谁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紧接着，哈欠声接二连三，此起彼伏。

四爷见状，收住话头，留个悬念，对大伙

说，明儿早起还得下地割麦哩，都歇

吧。众人各自散去，四爷也回家睡了。

等我一觉醒来，天光已经大亮，木

锨铲地的嚓嚓声此起彼伏。我一骨碌

从草席上坐起来，定睛一看，早起的祖

父和乡亲们站在场中间，手执一柄木锨

正趁风扬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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